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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十二岁的黄天骥老师，
总是自称“90后”。退休后，他依然
保持着许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的工
作节奏——上午和下午写学术论
文，晚上写散文。3月19日，他携新
书《黄天骥诗词曲联讲演录》做客
“岭南文化新讲第38讲”，回溯康乐
园里的诗教往事。他的另一部研究
专著《宋词三百年》，也即将出版。

偶有闲暇，黄老师也会“赶赶潮
流”，和AI聊聊天。他让AI写一首七
律歌颂自己，AI倒是才思敏捷，平仄
声韵都挑不出毛病，黄老师却摆摆
手：“都是拍马屁的东西，没有感情。”
他转而让AI写诗批评自己，这回AI
却拒绝：“不能这样批判年长的学
者。”黄老师不服气，隔着屏幕跟AI
“据理力争”起来，末了笑道：“你看，
AI终究不懂人情。”

“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
天星斗写千古文章”——这副镌刻在
中山大学中文堂大堂正中的对联，正
是出自黄天骥之手。在康乐园求学
从教七十余载，他是中大文脉的受灯
人，从董每戡、詹安泰、黄海章等一代
宗师手中接过学术薪火；是古典文学
的守灯人，于诗词戏曲之间融会贯
通、自成一格；更是传灯人，创设“百
篇作文”制度，门下桃李无数，让古典
诗教的灯火在后学手中继续点亮。

从受灯者到传灯人：
“90后”教授黄天骥的诗教人生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评
粤派
批

A7
2026年3月22日 / 星期日

责编 吴小攀 熊安娜 / 美编 陈日升 / 校对 林霄
hdzk@ycwb.com

用一首歌留住一座城的灵魂
□ 伍福生

谱写一首“城歌”，
是一个融合城市文化、
集体记忆与音乐艺术
的创作过程，其核心在
于捕捉城市的独特气
质，并让大众产生情感
共鸣。要谱写出一首
能代表广州的“城歌”，
关键在于要以“城市如
爱人”的方式，捕捉住
广州这座已建城2240
年的城市的灵魂——
它独特的文化符号、市
民的集体记忆与共同
情感，并向外地人传递
广州的精气神，而不仅
仅是罗列地标。

受灯：也曾灯下作童生

自小熟读《唐诗三百首》《白香词
谱》，黄天骥早早埋下了对诗词的浓厚
兴趣。他父亲同样毕业于中大中文系，
家中留下许多古书，他从小就“爱乱
看”。作为土生土长的“老西关”，黄天
骥的母语是地道的广州话，完整保留了
古汉语“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读起诗
来格外朗朗上口。

对他而言，吟诗不仅用眼，更用耳、
口。顽皮的他，还爱用广州话改编古诗
词取乐：“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到他嘴里就成了“在天愿为
孖生仔，在地愿为油炸鬼”。回忆往事，
他得意地笑道：“老师总夸我记得熟
——我总有自己的办法。”

在广州市南海中学读书时，黄天
骥便跟着语文老师学填词。1952年
考入中山大学后，他一心想跟着“岭南
词宗”詹安泰先生学词。一天，他揣着
写得密密麻麻的词稿，敲开詹先生的
家门。“野草离离，彤云尽掩山头
翠”——刚念了一句，詹先生便说：“不
用读了，以后跟我学词。”后来他写了
一首咏春词，“春蒿送春舟，点破春愁，
远山如黛染春光”，每句都嵌了一个
“春”字，自觉精巧。詹先生看后却摇
头：“分明是造作。”

詹安泰是潮汕人，讲解词牌时总爱
用潮州话摇头晃脑地吟诵自己的词作，
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他也常请学生
到家里喝工夫茶。但黄天骥爱喝咖啡，
不懂这小小一杯的讲究，总是囫囵吞
下。詹先生拦住他：“不能这样喝。”他
将茶水细细注入三只小杯，一滴不洒
——“这叫关公巡城。”最后几滴，均匀
点入杯中——“这叫韩信点兵。”“做学
问，也要像喝工夫茶，”詹先生说，“每样
都要学，每样都要慢慢品。”

在黄天骥看来，黄海章先生是另
一位对他助益颇深的恩师。黄先生年
轻时曾想去做和尚，到寺院一看，发现
“做和尚比做普通人还复杂”，于是回
到康乐园安心治学。他总穿着长衫，
头发薄薄一层，在康乐园草坪上缓缓
踱步，就像古画里走出的人。黄天骥
那时顽皮得很，常从身后一把抱住
他。黄先生也不恼，只是哈哈一笑，继
续走路。

改革开放伊始，黄天骥在《羊城
晚报》发表歌行体《花市行》。他向来
“不含蓄”，觉得四句八句的格律诗装
不下自己的感情，便学着初唐笔法，
写得辞藻华美、洋洋洒洒。发表后颇
得好评，他心里正得意。一天，已退
休的黄海章先生托人带话，让他带着
诗去一趟。一进门，黄先生头也不
抬，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学初唐写
这样的诗？初唐诗风肤浅、华丽，流
畅但不深刻——你要写社会！”那时
黄天骥已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却被先
生训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后我明白，这就是老师的责任
——不管你长到多大，走得多远，只
要曾经是我的学生，我就一辈子对你
负责。”黄天骥说。

守灯：打通古今作舟楫

此次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黄天骥诗词曲联讲演录》，收录了黄
天骥2002年在香港城市大学、2024
年在广州的 12 场古典文学讲演实
录。在香港授课时，他用的是地道的
广州话，讲到戏曲部分更是手舞足
蹈，示范各种身段。“这本书里，我更
喜欢讲戏曲的部分，”他说，“我讲起
戏曲来就‘鬼五马六’，什么都胡来，
也放得更开。”

这份“古灵精怪”，离不开董每戡

先生的引领。黄天骥回忆，大学三年
级时，有次他在课堂上模仿董先生走
路的姿态，被当场抓住，心里正忐忑不
安，“谁知董先生课后把我留下来，对
我说：‘你的模仿力很强，不如跟我学
戏曲吧！’”从此，黄天骥从诗词研究转
向戏曲研究。董先生要求他到剧团实
习，学各种身段——“小生怎么走台
步，兰花指怎么翘”。这种导演视角的
训练，让他后来讲起戏曲来，格外鲜活
生动。

与众不同的课堂，吸引了与众不同
的听众。黄天骥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
时，不仅学生、老师来听，校外的“三教
九流”也来听。“三姑六婆来，尼姑也来，
我还跟尼姑交起朋友，于是课堂上讲到
佛教时就很克制了。”黄天骥笑着回
忆。相比端正的学术专著，这本《讲演
录》更像一份“课堂实况录音”——那些
即兴发挥的连珠妙语、信手拈来的插科
打诨，甚至说到兴起时的手舞足蹈，都
被一一记录下来。

黄天骥以“戏曲为主，兼学别样”
来概括他的治学路径。“我学古代文
学，目的是古为今用。”他说。在书中，
他用戏曲的眼光读唐诗。以杜甫《石
壕吏》为例——题目叫“石壕吏”，诗中
官吏却始终没有出场。细读之下，老
太太的每一句哭诉，其实都在回应吏
的层层逼问：说“室中更无人”，是吏在
问家里还有人吗；补一句“惟有乳下
孙”，是吏听到了婴儿哭声；再解释“有
孙母未去”，是吏追问媳妇何在；最后
道出“出入无完裙”，是吏要媳妇出来
回话……“这就很有戏曲画面了，可以
把它还原成一本戏。诗和戏曲，不就
融会贯通了吗？”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文学，既要入
乎其内，也要出乎其外。“当我研究戏曲
的时候，我用诗词的眼光；当我研究诗
词的时候，我用戏曲的眼光把它贯通起
来。”而贯通古今的那座桥，是当下的理

解与共情：“读古人的诗，必然带着今天
的感情去理解。”

传灯：留得一脉月光在

在黄天骥看来，真正的传承从来不
是照搬照抄。“学问不是老师的翻版，要
‘别开生面’。做学问要多存疑，从不通
到通，才是真通。”

黄天骥自己便是这句话的践行
者。他推崇詹安泰以理论治词的研
究路径，却坦言不喜詹老所研习“如
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的梦窗词风；敬
服陈寅恪“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却
敢于对他“以诗证史”的学术主张提
出质疑。“我从他们的学问里学到一
些，”他说，“但还要跳出他们的学
问。”1981年，他写成《纳兰性德和他
的词》，没有沿袭前人的研究路径，而
是将纳兰性德置于清初满汉文化交
融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位“以
汉人之心写满人之事”的词人。他主
张“以史证诗、以诗映人”，让词作与
时代彼此照亮。

这便是黄天骥常对学生说的：“做
学问既要认真读熟它，又要敢于变化
它。既要有规矩，又要敢乱来。在业
务上，你们必须‘胡思乱想’，必须‘胡
说八道’。错了也不要紧，我纠正你不
就完了？”

“头啖汤”和“人情味”——在黄
天骥看来，这六个字足以概括中山大
学的精神。1986年，他出任中文系
主任不久，便做出一件让全系师生记
忆至今的事：推行“百篇作文”制度。
制度要求大学生一进中文系，要交
100篇文章，纳入学分。每位教师负
责指导两三名学生，从选题到修改全
程跟进。这个写作传统一直坚持到
现在。

“百篇作文”之外，中大的岭南诗

词研习社、《粤雅》刊物，仍在一代代
学子手中接力，推动着古典文学的创
新实践。这便是“头啖汤”——敢为
人先，生生不息。而“人情味”，则是
这一切得以传承的土壤。老一辈老
师对学生“一辈子负责”的郑重，师生
之间平等相处、亦师亦友的亲密，让
康乐园的文脉在温暖的传递中绵延
不绝。

常有年轻人问黄天骥：“现在生
活平平淡淡，上班下班刷手机，还能
写出诗吗？”他笑答：“‘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写诗也会偷。’学写诗就读
《唐诗三百首》，学写词就读《白香词
谱》。绝句、律诗、歌行体，读透一半，
够用了。”但他随即话锋一转：“可光
读不写，那是书虫。更要紧的，是扎
根生活。”

有人说诗教早已失落，黄天骥却
说：你看那珠江的月——千年前照着张
九龄的船，今夜不也照着我们的窗？灯
火相传，明明灭灭，却从未断绝——七
十余载康乐园路，他既是受灯者，也是
传灯人。

被视为桂林“城歌”的《我想去
桂林》，是由广东音乐人陈凯作词、
张全复作曲；被视为扬州“城歌”的
《烟花三月》，也是由广东音乐人陈
小奇作词、作曲。他们在创作这首
歌的时候，都没有到过当地，采取的
是一种“隔山打牛”的写法，通过想
象、文化符号与情感投射完成对异
地城市的诗意建构。

《我想去桂林》由广东歌手韩晓
于 1994 年首唱，歌曲以民谣为基
底，揭示了时间与金钱的两难选择，
构成了整首歌的核心矛盾。歌曲将

“桂林”从一个旅游目的地，塑造成
了“诗与远方”和“未竟梦想”的精神
符号。

——这对广州“城歌”创作深有
启示：应致力于提炼城市独特的气
质与精神，如广州的务实、包容、市
井烟火气，并将其提炼转化为易于
传播和感知的情感符号；广州拥有
丰富的市井生活和奋斗故事，这些
都是创作的富矿，但在创作中应优
先思考“这首歌能让听者产生怎样
的情感”，而不是“这首歌需要展示
广州的哪些方面”。

《烟花三月》由陈小奇作词、作
曲，是时为广东歌手的吴涤清于
1999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
歌曲。歌曲以扬州为背景，融合李
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意，呈现“烟
花三月是折不断的柳”等经典意象，
完美示范了如何将深厚的古典文学
资源转化为现代流行音乐。

——这对创作广州“城歌”同样
有启示：如何将粤剧、广府童谣、木
棉、云山珠水等独特文化符号，用当
代人喜闻乐见的音乐语言进行创新
表达，而非简单复古或堆砌？

致力提炼城市独特气质与精神

广州的意象极为丰富，创作者
需巧妙取舍，兼顾历史底蕴与当代
生活。广州的自然景观、城市地
标、文化符号不仅是视觉标识，更
是城市集体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广
州千年的岭南文脉，能增强歌曲的
地域辨识度，使歌曲成为“可听见
的城市地图”。应该注意的是，在
题材选择与意象挖掘上，应该避免
宏观叙事与面面俱到，不必试图涵
盖城市所有特色，集中力量刻画一
个具体、细微的侧面反而更有效，
从而真诚地书写出个人在广州的
真实、独特体验。

在创作中，粤语方言不可替

代，真正的广州“城歌”应该遵循
九声六调的韵律结构，这是广府
文化最本质的声音基因。歌词需
具备口语化表达、押韵自然、节奏
贴近日常语调的特征。出生于广
州的香港著名音乐人黄霑，在后
来成为香港“城歌”的《狮子山下》
中，精准实践了其博士学位论文
中倡导的“三及第”创作方法——
即文言、白话、粤语口语三重语体
的有机融合，成就一首集体精神
史诗。在这首歌中，文言“难免亦
常有泪”“不朽香江名句”，赋予艰
苦以庄重感；白话“人生中有欢
喜”“理想一起去追”，呼应香港草

根崛起；粤语口语“我哋大家”强
化地域身份认同，是血缘式共同
体的召唤。歌词中无“香港”二
字，却字字是香港；歌词中无“爱
国”之词，却句句是家国情怀。

十五运会歌《气势如虹》双语
版本也是一种文化策略性设计，由
广东音乐人何沐阳作词、作曲的普
通话版面向全国，粤语版由广东音
乐人梁天山、何沐阳及北京音乐人
崔轼玄作词，锚定大湾区身份认
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果把其
中的“冲冲冲”唱成英语“Go go
go”，可能在体育现场中会引起更
热烈的呼应。

遵循粤语九声六调的韵律结构

超越对地标、美食的简单罗列

将城市比作爱人，是情感投射
的文学策略。罗大佑像写爱人那样
写出了香港的另一首“城歌”《东方之
珠》，以“东方之珠，我的爱人”开篇，
直接确立了歌曲的情书体叙事结构，
整首歌词如同一封写给恋人的信。
这种写法让宏大的历史议题落地为
个体情感体验，使听众在“爱”的语境
中，自然共鸣于家国情怀与文化根脉
的追问。赵雷也像写爱人那样写出
了成都“城歌”《成都》，这是明显的

“城市如爱人”写法。
“城市如爱人”的比喻，意味着

将广州视为一个鲜活、有情感、有
故事的生命体，而非冰冷的地理空

间。这要求歌词超越对地标、美食
的简单罗列，转而挖掘城市与人的
情感羁绊——

首先是历史与传说的“古典爱
人”，以五羊衔穗传说、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千年商都底蕴，将历史化为
爱人的“前世记忆”与“独特气质”，
赋予城市古老而深情的底色；其次，
地理与空间的“立体爱人”，以“云山
珠水”的自然格局、纵横交错的地铁
网络、现代天际线与老城街巷的对
比。山如脊梁，水是血脉，地铁是流
动的思念；再次是生活与气质的“烟
火爱人”，早茶的蒸汽、榕树下的凉
茶、粤剧的腔调、湿热的季风、花城

的四季繁花，烟火气满满的细节，体
现“爱人”的日常温度与生活气息。

最动人的“城歌”往往源于创
作者与城市最私密、最真实的情感
连接。对广州的长期观察与热爱，
能化作独一无二的音符与词句，谱
写出一首真正让广州人产生共鸣，
也让外人听懂广州的“城市情歌”。

一首为广州谱写的“城歌”，应
是一部融合了历史纵深、地理特征、
人文精神与个人情感的作品，旨在
让听者不仅能“读懂广州”，更能从
内心深处“热爱广州、奉献广州”，仿
佛与一位值得深爱的伴侣相遇、相
知、相守。

《黄天骥诗词曲联讲演录》

黄天骥 岭南古籍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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